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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这是一幕精彩的戏剧，一次扣人心弦的即兴演出，主角是伟大的领

袖。在他面前，那些配角和观众，不论是位高权重的幕属，还是叱咤风云的学

生领袖，仿佛霎时间都变成在他脚下滚动的埃尘。正如基辛格博士生动的描绘

：当他移动脚步，整个地面都为之倾斜。 

这就是处于权力巅峰的毛泽东。此时，他的辩论者已经失语，他的台词已

经成为没有对话的独白，其余的声音不过是些零零落落的回响…… 

他时而慈爱，时而严酷，言语汪洋恣肆，挥洒自由。为了加深听众的印象

，他还神通略显，当场放生。在他随心所欲，举重若轻的笑谈中，又有多少人

的命运将被改写…… 

我们不禁要问，他的权力是谁给的？在他的脚下是五千年的历史和苦难铺

就的道路…… 

对细心的看客而言，这一幕的高潮不在图究匕见的一刻。当他的红孩儿抱

着他的腿痛哭呼救，他的眼中闪烁着泪花，历史定格在这一瞬，面具和布景剥

落了：高处不胜寒。真情瞬间的流露令他的铁石心肠融化。他此刻的心情一定

像打翻五味瓶。但是伟大的事业、伟大的战略部署要求牺牲曾为他冲锋陷阵、

愿为他肝脑涂地的孩子，他别无选择。 

现在，他已经没有对手，单独跟历史对弈。当他面对由他自己造成的死局

——历史不允许悔棋——他的表现却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一巴掌将棋子从



棋局上划掉，然后再摆上新的棋子。这些棋子可以是“走资派”、红卫兵、造反

派、工宣队、解放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败局己定，连“伟大的领袖”也无

能为力。这也许就是这戏剧性瞬间的真相。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是无数的生离

死别，世事沧桑…… 

三十六年过去，重读此文，这一幕仍旧保持着鲜活的印象。我们如同当时

的听众一样，经历了历史上的一次巅峰体验。 

 

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  

 
时间     1968 年 7 月 28 日凌晨 

地点     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召见人   毛泽东 

陪同人   林  彪、周恩来、陈伯达、康   生、江   青、姚文元、谢

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   群、汪东兴、温玉成、吴  

德、黄作珍 

被召见人  聂元梓 蒯大富 韩爱晶 谭厚兰 王大宾  

 
聂、韩、谭、王四位被召见人在谢富治的引领下来到湖南厅。毛泽东与陪同的中央领

导人起身相迎，被召见人走到毛身前握手问候：“主席好！”毛泽东说：“都是一些年轻

人。”然后要大家坐下。 
毛泽东：“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有

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有来？是出不来了，还是不愿意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有人说，没有找到他。 
毛泽东：“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

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

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

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

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



、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方法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受学生

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

？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

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一个城市，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

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

个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孟’。”说得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

还有黄永胜，问题就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

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也不高兴，农

民也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

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

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

办一些吧？你坐得那么远。”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泽东：“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那是他们挑拨离间，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

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泽东：“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些。”王大宾起

身坐到靠近泽东的一个位子上。 
毛泽东：“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

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两派忙于武

斗。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

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

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泽东：“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

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叫你老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

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

，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泽东：“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黑手的。我也是偏

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

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

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

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思让

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泽东：“聂元梓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的

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就是按照辩证法，就一分二，而

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

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

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听说

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

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你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还有你们派人到 38 军这事办的好



。”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没有。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

上。”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蒯大富来开会，可是他就是不肯来。” 
毛泽东：“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 
江青：“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我估计是有人控制他——那也会有机会出来的。” 
姚文元：“有可能。” 
毛泽东：“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我那里没有，就是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

志派人救援我们的，以后我们就没有打过。” 
毛泽东：“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

后代，很会出主意，是个谋士啊！” 
韩爱晶：“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文元：“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康生：“不是你韩爱晶说的那样吧？听说蒯大富是司令，你韩爱晶是政委。” 
毛泽东：“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

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

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 
江青：“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泽东：“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

……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总理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

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

我们讲，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

，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

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败家子。” 
毛泽东：“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

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叫林彪同志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

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议讨论，但是

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首先还是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

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泽东：“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

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

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

羊腰’吗？‘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

，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

，延长一年，还是不行。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生也不行。大学还要

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

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

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



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她是老佛爷。” 
毛泽东：“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

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

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

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泽东：“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

。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

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

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

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

二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啊。” 
毛泽东：“你不要又吹捧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

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 分以上，80 分以下，70 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

都不学，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 
林彪：“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

教员，喜欢自学。” 
毛泽东：“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泽东：“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

军事。” 
林彪：“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

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泽东：“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

》，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有给你找到。” 
毛泽东：“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看看周恩来。 
周恩来：“是何长工。” 
毛泽东：“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

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兵法？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

阿特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 
韩爱晶：“文化大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好吗？” 
毛泽东：“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

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林彪同志上过中学

，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一年半。” 
毛泽东：“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下中农。” 
毛泽东又转向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温玉成：“三年。” 
毛泽东：“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贫农。” 
毛泽东：“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能当总参谋长，你信不

信？” 
林彪：“黄埔军校×××，蒋介石给他一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他是反对毛主席的。” 
毛泽东：“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彪：“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在南京军事学校，各科学得都很好，就是

不能打仗。” 
毛泽东：“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写小说、诗歌，学哲学

的要写论文。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

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人大三红

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

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

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是

反革命嘛。” 
聂元梓：“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泽东：“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污蔑不要紧。牛辉林学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

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

不高兴的。有群众参加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在这之前公安局预

审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察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

管还不是丘八？我们说：向群众学习，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们二三年算了。

军队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有没有？‘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禁闭早就取消了。” 
毛泽东：“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里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

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

粗最文明了，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

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让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

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

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

这个社会影响，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泽东：“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1966 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泽东：“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工人不是领导

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

，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

开会，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的来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

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 
林彪笑着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毛泽东：“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的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

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我为



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

录音，今天录音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的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

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

负责，我也不到了，林彪也不到了。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

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昨天，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

‘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泽东：“有人讲，广西的报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报告只适

用于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

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要

包围起来，就是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份子，他们打着造反派的旗

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布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

的，重的实行围剿。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

误的。” 
林彪：“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

在是旧计重用。” 
毛泽东：“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韩爱晶：“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泽东：“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 
周恩来：“从广西来的人住在你北航，你们怎么召集那些人来参加这个会呢？你们还

把四·二二藏起来，广西来的学生就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韩爱晶：“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当时我生病不在学校，他们开了，我觉得不对头

。我说，那你们赶快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

说是黑会。” 
毛泽东：“你们把韩爱晶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

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形势变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

和解放军。” 
毛泽东：“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

，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

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

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样是年轻

人嘛。你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太绝对。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

油炸。” 
姚文元：“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泽东：“油炸，主要在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牛辉林不好。” 
江青：“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

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



总理、康生，可它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它。（激动地）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

，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

国平天下哪！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 
毛泽东：“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

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

人家在小屋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边贴大字报。” 
江青：“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泽东：“前年什么人反对林彪同志？” 
总理、叶群：“是伊林·涤西。” 
毛泽东：“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

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

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泽东：“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的，放也是我同意的。” 
谢富治：“没叫我抓那么多。” 
江青：“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

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泽东：“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

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

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你们今天，两

个天派，两个地派，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

领袖打交道很多，就是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只有你们五个最出名

，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犯了什么错误，我们都是拥护你们的。大多数学校没

有搞武斗，只有一小部分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

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 
谢富治：“主席爱护你们，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

，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泽东：“不过，聂元梓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对我帮助很大。” 
毛泽东：“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迎他，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蒯大富依附在毛

主席身上边哭边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 
毛主席被蒯大富的悲痛所感染，含着眼泪说：“工人是我派去的。” 
蒯大富：“这不可能。” 
江青：“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毛泽东：“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我

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

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泽东：“（解决问题）四个办法，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

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



，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周恩来：“你们不想想，广西报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

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泽东：“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江青：“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

思想派。” 
毛泽东：“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老佛爷，这个

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楚，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的方式。” 
毛泽东：“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

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吗？对

其他百分之九十怎么办？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

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 
姚文元：“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泽东：“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

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现在是搞武斗。” 
毛泽东：“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

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

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

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

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泽东：“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

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泽东：“你要合你胃口的 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 38军真支持井冈山，我就给你

派 63 军，你就该做 38 军的工作。” 
江青：“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做 38军工作，你们欢迎 38军行不

行？” 
毛泽东：“去一半 38 军，去一半 63 军，38 军不那么坏。有错误，根子在杨成武。北

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

实你有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也够紧张的，郑维

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  
姚文元：“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六六年下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

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么

知识和学问。” 
毛泽东：“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 16 岁。不能轻

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泽东：“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



开秘密会议。” 
毛泽东：“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要不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

你们。蒯大富要猛醒过来。” 
陈伯达：“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悬崖勒马。承认错误了。” 
毛泽东：“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

毛主席。” 
毛泽东：“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蒯大富，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

、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

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你们大联

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泽东：“谭厚兰那里（对立面）有二百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二百人都不能征服

，快一年了。其他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 
林彪：“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

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

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

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

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

你们脱离群众。” 
毛泽东：“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

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那些不参加的人就是不同意。” 
谢富治：“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

三报告。” 
康生：“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韩爱晶：“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

少。” 
谢富治：“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

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是不是把他们的枪给收回来？” 
韩爱晶：“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

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

就清楚了。” 
陈伯达：“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我有错误，宠了你。” 
谢富治：“我比你还宠，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江青：“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泽东：“不要总是批评！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 



江青：“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泽东：“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

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江青叫蒯大富轻松一下，别

那么紧张了。 
毛泽东：“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

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

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我们叫人去做宣传，你们拒绝。工人是没有武装的，

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

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

，我们偏向于你们五大领袖。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

？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

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

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

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王力、关锋、戚本禹插了手。” 
毛泽东：“你们反王力、关锋、戚本禹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

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

上作的好一些。” 
江青：“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泽东：“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蒯大富：“有。” 
毛泽东：“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

那里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

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恩来：“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泽东：“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

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

，制止武斗，宣传那么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

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

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但间接打了招呼。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

兴那个四一四，它是反对我们的。” 
谢富治：“也是反对我的。” 
毛泽东：“它搞抬尸游行，搞砸电线。还是要联合，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

，四一四出一个。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我不行。” 
毛泽东：“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 
江青：“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泽东：“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

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泽东：“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

几年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小学也都没办，但我

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的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

错误。” 



江青：“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泽东：“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

能行？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

级斗争，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读那些什么厚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是参考资料，只有

给你们老师造的书才是正规的教科书。” 
毛泽东：“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

样不考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 
韩爱晶：“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

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

么办？” 
毛泽东：“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

啥大事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

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那时候）还好。” 
林彪：“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文化大革命好。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

者在一起，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

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

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

爹、保妈就不干了。……用聂元梓的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 
周恩来：“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 
毛泽东：“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泽东：“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

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

华盛顿。” 
陈伯达：“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

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

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周恩来：“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有掌握好，

林副主席掌握好了。” 
毛泽东：“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

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

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

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

问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

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

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

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问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



候打。” 
毛泽东：“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

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

无非还是细菌嘛。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

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大家说：“

没听说。” 
姚文元指责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韩爱晶：“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

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

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

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曲折？” 
毛泽东：“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就要坚持。

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 
江青：“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了起来，围到毛泽东身边，一一跟毛泽东握手

告别。在被召见人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的时候，已走出大厅的毛泽东又回来叮嘱说：

“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他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

：“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启事：本文资料来源于当事人的记录、回忆等（有删节）。因涉及当事人著作权，切

勿转载。 

附录： 

“五大领袖”联名通报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精神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

接见了我们五个人。陪同接见的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
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参加接见的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
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
席叫我们坐下。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
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
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
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
，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
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
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
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走批
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
（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成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
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
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
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
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
、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
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
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
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

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
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
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了极
亲切的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
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
，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
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惭愧，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
我们的最大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认真努
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
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   京    大   学       聂元梓 
清   华    大   学       蒯大富 
北      师      大       谭厚兰 
北 京 航 空 学 院        韩爱晶 
北 京 地 质 学 院        王大宾 

 


